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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辽宁锦州市区西北，有一座公铁立交桥——士英桥，桥边的路基
上就是著名的梁士英炸地堡遗址。

“辽沈战役时，部队打到锦州城西北角，一座地堡始终没有拿下。
爷爷主动冲到地堡下，把爆破筒塞进了敌人的地堡里。他刚要转身，敌
人就把这个爆破筒从地堡里给推了出来，这个时候爷爷就用自己的身
体把地堡枪眼给堵住，与敌人同归于尽了。”配水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
讲解员梁丹丹每次讲起这段往事都难过不已。

梁丹丹是梁士英烈士的孙女，23岁来到锦州辽沈战役纪念馆工作，
因为她从小就一直有一个想法：要在这儿，陪着爷爷。

锦州地处辽宁省西南部，历来是军事重镇，被称为东北的“咽喉”。73
年前，辽沈战役在锦州打响，103万东北人民解放军浴血奋战。

东北有多重要？1945年6月，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指出：“如果我
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
了巩固的基础。”

1948年，东北境内国民党军队被人民解放军分割包围在长春、沈
阳、锦州三块孤立的地区内，只有北宁线作为同关内联系的通道。歼灭
在东北的敌军，就能获得解放战争的战略总后方。

1948年9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及毛泽东同志电令东北人民解放军
首先发起辽沈战役。

一场关乎中国前途命运的战略大决战在辽沈大地打响。
1948年10月14日11时，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指挥所在城西北的

牤牛屯村发出了总攻命令。经过一番激战，除锦州城东第八纵队外，各
主攻部队全线突破。

九位冲锋战士冒着炮火奋勇向前——在锦州辽沈战役纪念馆内，
一幅主题为“决战决胜”的大型浮雕，让人深刻感受到这场战役的胜利
来之不易。

在锦州城外围作战中，配水池战斗最为惨烈。战斗遗址上密密麻
麻的弹孔诉说着当年激烈的战斗场面。

这里原是日伪时期建设的一个钢筋水泥结构的供水站，居高临下，
易守难攻，与附近的据点形成了锦北外围的防御体系。

“担任攻打配水池任务的是第3纵队7师20团1营，他们提出‘攻配
水池的都是打铁的汉’的响亮口号。1948年10月12日8时，1营发起
冲击，激战到傍晚5时，一个营最后能战斗的只剩下6个人。”配水池战
斗遗址保护中心主任刘军讲述。

得人心者得天下。在众多学者看来，包括辽沈战役在内的解放战争
的最终结局，其实早已注定。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最终获胜的
根本原因。”辽宁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副所长孟月明说。

“战场上，人民军队指挥员‘跟我上’与国民党军督战队‘给我上’形成
鲜明的对比。”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说，在战场之外，父送子、妻送
郎，兄弟争先上战场，人民群众踊跃支前。

东北民主联军（1947年更名为东北人民解放军）自1945年在东北组
建，屡屡以弱胜强不断壮大，从最初的13万人，到辽沈战役开始前，拥有野
战部队70万人、地方部队30多万人。这与广大群众的支持分不开。

辽沈战役胜利后，国民党总兵力下降到290万人，解放军总兵力上升
至300万人。“中国的军事形势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
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辽沈战役结束后的第5天，毛泽东为新华社
撰写评论《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说，“这是中国革命成功和中国和平
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

“辽沈战役特别是锦州之战的胜利，为新中国成立迎来曙光。”刘晓光说。
70多年风云变幻。
如今，中国已成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百姓的生活在中国共产党

的带领下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辽沈战役期间，西柏坡和牤牛屯两个小村庄间往来电报近百封，
牤牛屯这个小村庄见证了辽沈战役胜利的全过程。”刘晓光说。

硝烟散去，如今的牤牛屯村已经成为锦州有名的红色精神教育基地
和红色旅游景点。随着红色旅游的不断升温，牤牛屯村的面貌日新月
异。村里的道路全部建成了柏油路，路边的数百盏路灯照亮了家家户户，
自来水入户100%，每家都建成了冲水厕所。

战争期间，人民群众推着小车支援前线；和平年代，军民鱼水情更深。
锦州市地藏寺满族乡十年九旱，土壤贫瘠，是辽宁省脱贫攻坚最难啃

的一块“硬骨头”。2018年以来，锦州军分区协调24个团级以上驻军单
位与当地政府协同攻坚，实现了整乡脱贫。

地藏寺满族乡杨树沟村村民高柱民双目失明多年，老伴患有帕金森
综合征，老两口仅靠低保维持生活。

锦州军分区得知情况后，马上协调当地驻军和政府，通过低保、残疾
补助、建档立卡户分红等多种方式帮助他们，如今高柱民老两口每年能有
1万多元的收入。

“像我们这样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每月不仅有分红拿，生大病了村
里的集体经济还能给些补助，真是做梦也不敢想的呀！”高柱民说。

“锦州是一座英雄城市，军队跟老百姓之间鱼水情是天然的。我们要
把这种好的传统传承下去，共同创造锦州美好的未来。”锦州市委书记王
德佳说。 （新华社沈阳2月23日电）

升起夺取全国决升起夺取全国决定性胜利的曙光定性胜利的曙光
——探寻辽沈探寻辽沈战役里的红色记忆战役里的红色记忆

说起西南联合大学，许多人也许并不知道，这所诞生于抗日烽火之中的高等学
府，同样为中国革命孕育了珍贵“火种”。西南联大的地下党员，既要刻苦学习文化
知识，又要隐秘开展革命活动，在中国革命史和青年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篇章。

一所学校党员曾占云南三分之一
走进位于昆明市中心一二一大街的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旧址及博物馆坐

落在校园深处。留存于旧址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西南联大原教室、“一二·
一”运动四烈士墓等遗迹，无不在诉说那段艰苦而辉煌的办学历史。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保存中华民族教育与文化命脉，北京大学、清华大
学、南开大学被迫南迁湖南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不久，南京陷落，日
军溯江而上，危及长沙。1938年2月，长沙临时大学西迁入滇，4月抵达昆明，更
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组成西南联大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不仅有优良的学术传统，更有光荣的革
命传统。比如，北大是中国最早传播马列主义的主要阵地，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北方
最早建立支部的单位。”长期研究西南联大历史的云南师范大学教授吴宝璋说。

西迁昆明后，西南联大的地下党员一度与组织失去联系。
“到1938年秋，西南联大才重新开始建立党组织。”吴宝璋说，1938年10月，被

党组织派到大后方开展工作的原北平崇德中学地下党支部书记力易周在考入西南
联大后，与其他3位党员共同成立联大临时党支部，并担任支部书记。

自此之后，西南联大党组织逐渐发展壮大。在西南联大党员人数最多的
1940年，全校共有党员83人。

“当时云南全省仅有247名党员，西南联大就占了三分之一。”吴宝璋说。
据《北京大学校史》记载，当时，西南联大党组织是云南党员人数最多、最集

中、力量最强的地下党组织。联大地下党组织团结广大师生，在开展抗日爱国
民主运动中发挥了核心作用。

牺牲36年后，世人才发现她是党员
据统计，在西南联大学习过的地下党员共有206人。他们中的许多人为中

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甚至献出宝贵生命。
被称为中共“超级特工”的西南联大学生熊向晖，1937年在长沙便受党派遣从

事地下工作，以超人的机智、果敢、坚韧，赢得胡宗南赏识，巧妙送出国民党“闪击延
安”“西安军事会议”等重要情报，毛主席称赞他“一个人可顶几个师”。

毕业于西南联大英语专业的地下党员傅冬菊，是抗日名将傅作义的长女。
1948年，平津战役即将打响，党组织派在天津《大公报》工作的傅冬菊回到父亲
身边，最终为促成北平和平解放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一二·一”惨案中壮烈牺牲的四烈士之一、西南联大学生潘琰，直到她牺
牲36年后，世人才发现，原来她也是一名共产党员。

1944年，29岁的地下党员潘琰考入西南联大师范学院。1945年12月1
日，昆明爆发“一二·一”惨案，国民党特务闯入西南联大等学校，殴打、追杀学
生。潘琰被手榴弹炸伤后，仍奋力抢救其他同学。暴徒用石块猛击她的头部，
还用铁条猛刺她的腹部，待同学赶来救她时，她已奄奄一息。

潘琰牺牲时年仅30岁，临终前她还用微弱的声音叮嘱同学：“同学们，团结
呀！战斗！战斗！”

“当时组织要求地下党员严格保密，潘琰的组织关系还没转来联大，所以学
校没人知道她是党员。因为在学校表现突出，西南联大地下党支部还曾准备发展
她加入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博
物馆副馆长龙美光说。

直到1981年2月，经中组部确认“潘琰同志是中共党员”，她的党员身份才
被后人所知。

吴宝璋说，西南联大办学8年多，有15位师生为了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献
出了宝贵生命，其中有10名是地下党员。

“西南联大地下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基层党组织，但它又不是一个一
般的基层党组织。”吴宝璋说，掀起了国内反内战、争民主高潮的“一二·一”运动就
是在西南联大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这也是中国青年运动史上继五四运
动、‘一二·九’运动之后的第三个里程碑。”

联大红色记忆激励后人
抗战胜利后，组成西南联大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回到北方，而西南

联大师范学院则留了下来，成为如今的云南师范大学。
2011年9月，云南师范大学在原“一二·一”运动纪念馆基础上，成立西南联

大博物馆。西南联大旧址及博物馆先后被列为全国首批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
范基地、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等。

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博物馆馆长李红英介绍，西南联大旧址及博物馆年
均接待海内外参观者90余万人次，其中每年开展青少年教育不低于10万人次。
博物馆还组建了学生义务讲解队，每年提供义务讲解5000多场。

云南师范大学2019届毕业生钱光美，曾是西南联大博物馆学生义务讲解队
队长。她说：“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次为来自四川的中学生参观团讲解，听完
故事后，很多学生已是泪流满面。”26岁的党员杨永琴也曾是西南联大博物馆的义
务讲解员。如今在云南省楚雄市十分偏远的三街镇普噶民族小学
任教。“等孩子们再长大些，我也会给他们讲西南联大、
联大地下党的故事。”杨永琴说。
（据新华社昆明2月24日电）

火车缓缓停稳，太行山深处的武乡县迎来一拨远方的客人。
“过去不通，高铁，干啥都比别人‘慢一拍’。有了高铁，人能进来，产品

能出去，太行老区的好日子在后头呢！”武乡县砖壁村村支书李文军说。
这里，曾是八路军第一个敌后根据地诞生地，八路军总部等重要机构

长期驻扎在此。
这里，群峰峥嵘，壁立千仞，曾是中国最贫瘠的土地之一。
斗转星移，革命先烈用生命和鲜血孕育的太行精神，在这片英雄的土

地上浩气长存。

在砖壁村缅怀英烈
山西武乡县砖壁村，峭壁如林，易守难攻。抗战年代，八路军总部曾

3次进驻这里，1940年在此部署指挥了名震中外的“百团大战”。
“1940年10月30日凌晨，我军向关家垴发起总攻，敌人的飞机盘旋

在上空，狂轰滥炸无数次。经过两天18次冲锋，还是没有拿下，我军伤亡
惨重。”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第一代讲解员崔韶光介绍，关家垴战斗是百团
大战进入反扫荡阶段最为惨烈的一场战斗。

1996年，崔韶光见到了百团大战亲历者李德生。
“您最难忘的战斗是哪一场？”
“你去过关家垴吗？”“我们团增援上去后，只见满坡满沟，已经全部铺

满了八路军的遗体。”
“那我们牺牲了多少人？”
老人面色凝重，默不作声，只伸出手掌来回翻动着，忽然泪流满面。
那一场战斗，成为八路军将士心中永远的高地。
百团大战打破了日军“囚笼政策”，牵制了敌人大量兵力，拖住了日军

进攻我大后方的后腿，极大地振奋和坚定了全国军民的抗战决心。

在左权县找寻红色记忆
“此间一切正常，惟生活较前艰难多了，部队如不生产简直不能维持

……想来太北长得更高了，懂得事情更多了……”1942年5月25日，写下
这封家书3天后，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掩护总部机关突围中壮烈殉国，
年仅37岁。

为纪念左权将军，辽县易名左权县。在左权县麻田八路军总部旧址，
一张左权和妻女的照片引人注目，那是他们一家三口唯一的一张合影。

左权县史志研究室主任张俊平说，噩耗传来，妻子刘志兰悲痛欲绝，
笔蘸血泪，写下了《为了永恒的记忆——写给权》。7年之后，左权母亲才
得知，自己日思夜念的小儿子已为国捐躯。老人强忍悲痛，请人代笔撰
文：“吾儿抗日成仁，死得其所。”

左权县文物局副局长姜杉说，包括党直接领导的中共中央北方局在
内，八路军大小机关在左权县有160多个。“这些遗址遗迹中，60%都还保
持着原貌。”

在高公村思军民血肉情
山西洪洞县高公村，朱德当年用过的一张炕桌，被群众保存了下来。

76岁的村民李俊全指着炕桌上一处3厘米见方的浅坑告诉记者，当年朱
老总寄宿李家祖宅，为处理抗战事务经常熬夜，有一次油灯不慎点燃了炕
桌，留下这处“抗战印记”。

“1937年，八路军总部驻扎高公村期间，朱德曾给同窗老友戴与龄写

信求助，借款二百元以救济老母。”洪洞县党史办主任张春悦向记者展示
了这封信件影印件，“革命数十年，没有分毫私人积蓄，党领导的八路军就
是如此忘我无私。”

在太行山区，至今流传着许多“奶娘”养育八路军后代的感人故事。
山西红色文化研究学者戴玉刚向记者讲述：太行二分区政治部主任

穰明德的孩子出生不久就被送到当地一位奶娘家。得知消息的日军穷凶
极恶地找到奶娘家中，要她交出孩子。奶娘剜心绞肉般交出自己的亲生
孩子，眼睁睁地看着孩子被日本鬼子的刺刀挑死……

这个获救的孩子名叫穰晋甦。在一份《太行奶娘》的口述回忆中，他
这样说：“我出生在山西和顺，两岁多才回到母亲身边。母亲告诉我，没有
奶娘就没有我，我就是太行山的儿子。”

在山西追寻红色足迹
1937年“七七事变”，日军侵华战争全面爆发。

“1937年9月，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率部队东渡黄河，出师
华北，创建了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三大抗日根据地，抗战烽火燃遍山
西。”山西省档案馆副馆长、研究员巨文辉说。

整个山西沸腾起来。不到一年的时间，八路军主力部队由入晋时的
3万人发展到10万人。

“8年抗战，左权县男女老少几乎全民参战支前。”张俊平说，山西这
样的县还有许多，是名副其实的“八路军的故乡，子弟兵的摇篮”。

曾任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研究部主任的郝雪廷说，抗日游击战由山西
推向广阔的平原，推向整个华北。抗战军民齐心协力，创造出麻雀战、地
雷战、地道战、窑洞战等多种游击战形式，使日寇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
大海。

“山西战场反扫荡作战的频率和规模，在敌后战场首屈一指。”巨文辉
说，山西是八路军敌后抗日的重要战场，为抗日战争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

太行精神浩气长存
沿着八路军总部在山西的迁移路线一路走来，记者欣喜地看到，一度

“山穷水远路闭塞”的老区已焕发新颜。
革命老区兴县是抗战年代晋绥边区政府所在地。2018年6月，往返

于山西太原和这里的“蔡家崖号”列车正式通车，结束了这个晋西北老区
不通客运列车的历史。

砖壁村，这个只有270多口常住人口的村子如今成了知名的红色旅
游地。李文军说，旅游产业，加上土地流转、日光大棚等多渠道收入，让村
民与贫困彻底告别。

在八路军根据地创建最早、规模最大的兵工基地黄崖洞，吊桥天险、
保卫战烈士墓地、兵工厂车间等大批抗战遗迹被保存下来，默默诉说着当
年抗战的艰苦卓绝。黄崖洞被列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4A
级景区，游人逐年增长。

站在左权县龙泉乡连壁村的山头放眼望去，对面山岭上的光伏板漫
山遍野，熠熠生辉。65岁的村支书郭应林说，光伏发电让村里2000多亩
荒坡荒地变废为宝，连壁村借此一年增收一百万元。

洪洞县万安镇高公村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支书李鹏鹏说，高
公村通过发展物流等产业成为全县脱贫攻坚“排头兵”，“以前一年人均可
支配收入不过千元，现在翻了十倍。” （据新华社太原2月20日电）

辽沈战役烈士纪念塔上的英烈铜像 （新华社 发）

穿过硝烟 看见你的底色
——寻找八路军总部抗战轨迹里的红色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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